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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儒家传统的历史作用与未来
1
 

     ——专访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 

 

  近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在一楼大厅北侧，透过玻璃窗，看到了那尊曾被放置于国博门前的

高 7.9 米、由 17 吨青铜铸成的孔子像。它仅在天安门广场边待了 100 天，就被挪到了角落，它

不再是众人视线的中心，被国博北配楼挡住了，但又没有远离中心——这似乎是某种隐喻。 

  今天的儒家是尴尬的，那些自命为儒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保持沉

默，另一方面却一刻不停地勾画着自己的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希望中国按照他们的设计走。其实，

儒家要想参与中国的未来，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关于儒家的过去与未来，本刊专访

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 

    儒家的一支与中国革命 

  《南风窗》：首先我想请你谈谈儒家的传统在中国革命中，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作用。

正统的解释强调革命跟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有一些

人从传统的角度进行解释，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中国的革命成功靠流血牺

牲，马克思主义没有教给人杀身成仁的道理，这部分肯定得益于中国的传统。 

  丁耘：国民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打出传统的旗号，那时候孙中山还在，他晚年是

主张联共的，但他去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硬把他跟儒家的道统联在一起，戴季陶写了《孙文主义

之哲学的基础》，把孙中山作了非常儒家化的解释。蒋介石崇拜王阳明和曾国藩。这都是用兵的

人，特别是王阳明在军事上非常成功，蒋又是留日的，明治维新那一代日本人特别崇拜王阳明。 

  毛泽东古书是读得很多的，比蒋多、宽且深，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做了件看似很奇怪的事情，

他南下了，从北京一路到上海，中间到曲阜看了一下。这个行动是意味深长的，但是他没就此发

表过什么东西。毛泽东原来是船山学社的，他跟王船山这一脉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看他

读书时候的作文，动辄引用船山的话。延安时期，陈伯达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毛主席

跟他有过讨论，对孔夫子的一些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是认同的。 

  中国革命主要依靠农民。中国最熟悉农民，自己又不是农民的，只能是儒家士大夫，因为他

自己本来就是农民，通过科举到了士这个阶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儒家传统非常丰富，儒家内

部也大不一样。例如，阳明学在几传之后，有一些派别是非常左的，非常接地气，跟贩夫走卒混

在一起，觉得人人都可以做圣贤，不读书也能做圣人。阳明学派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切磋、会讲，

跟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非常相似的。比如我这个功夫做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你们讲，其他同志就会

讲。而且阳明学是讲人人是平等的。儒家里边有一支实际上是可以跟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接上的。 

  《南风窗》：我翻过王阳明的《传习录》，就看到那么一段，他讲的就是人人可以是圣贤的道

理，每个人的心都好比一块纯金，区别只是有大有小。这就跟“老三篇”里的话很像了，毛主席

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等等。 

  丁耘：对。阳明随口举过的一个例子，他说尧舜比如说是一万镒(古代重量单位)，孔子比如

说是九千镒，他接下来要讲道理，但学生听不下去了，因为理学说孔子最强，“贤于尧舜远矣”，

老师你怎么这样讲呢？阳明说，你这样提问题是从形骸着眼，不从成色上面去看，你从本心上去

看，孔子的九千镒就是尧舜的，尧舜的一万镒就是孔子的，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个例子，你可

以说尧舜跟孔子的差别，就是孔子跟老百姓的差别，一样的道理。成色原本一样，斤两或有差别。

德性一样，分工不同。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也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思想传统里确实有

                                                        
1 本文刊载于《南风窗》2016 年 1 月 13 日-1 月 26 日第 2 期，第 58-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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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脉。 

  在革命的时候打不打儒家的旗号，和有没有自觉地或者半自觉甚至是下意识地用这个传统去

发动群众，去跟群众沟通，是两回事。但是对国外的研究者来说，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有什么区

别，这时候就会发现中国革命有非常鲜明的儒家特点。特别是在发动群众的时候，访贫问苦，土

改让农民翻身，但翻身之前要翻心，因为农民是不敢动的，如果仅仅触动土地关系，农民晚上会

把东西给地主送回去。 

  《南风窗》：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面用漫画化的方式表现过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有印

象。 

丁耘：对，电影里的子弹是先打断了马拉列车的那条绳子才开始了张麻子的革命。干革命要

先做思想工作，讲你这么穷这么苦，想想原因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意识。思想工作立竿见影，非

常有效果。这种方式特别像阳明学，再往远了说像禅宗。农民都是大字不识的，你不可能给他讲

书上有什么大道理，只能直指人心，就是抓住你生活中最痛的那一点做工作，马上就想通。包括

改造国民党军的俘虏，也是这样，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很怂的人，一个星期之后在战场上就嗷嗷叫

得像老虎一样，还出了很多战斗英雄。我觉得这个气质，可能做思想工作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

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接上这个传统。 

再打一个比方，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军事才能就显出来了，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

人原来就是个书生，人家蒋介石才是军校出来的。后来好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有人

说，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你顶多读过点《孙子兵法》。因为他会打仗，所以觉得他懂《孙子兵

法》。后来毛主席说，我还真没读过《孙子兵法》，我就看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这跟共产

党和儒家的关系一样，毛主席没有读《孙子兵法》，但是他用兵的方式合乎《孙子兵法》的道理，

他没有有意识地运用儒家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也可以是合乎这个道理的。 

  《南风窗》：对，这并不是理论问题，不是强调学习，而是强调领悟力的。这也是传统思维

方式的特点。 

  丁耘：你要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而且要知道变通、知道情势、知道权变。毛泽东的思维方

式里面有很强的《周易》色彩，《周易》里讲，一阴一阳之为道，讲任何事物都是变的，变是有

变数的，这个变数是可以研究的，就像辩证唯物主义说事物都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周

易》讲阴阳，实际上用辩证唯物主义说就是矛盾。毛主席特别会分析这个东西，他的气质上跟这

个是一脉相承的。 

    平等化的三阶段 

  《南风窗》：中国传统并不限于儒家，毛主席在回忆中讲到过他母亲的影响，他母亲是信佛

的，这对他的思想也是有影响的吧? 

  丁耘：我看过毛主席读书生活的记录，发现他经常要抽空读一读《六祖坛经》。毛主席有一

些话都可以从里边找到线索，比如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话就脱胎于《六

祖坛经》里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禅宗和尚基本上是文盲，你给他讲道理，

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他是不唯书的，也是不唯上的。禅宗有一个传统，

就是开悟以后可以呵佛骂祖，有的话说得很夸张，有个和尚开悟以后说，我当时如果看见释迦牟

尼出生，就一棒子打死喂狗。这叫呵佛骂祖。他明白佛不在外面，释迦牟尼不是真佛，心才是真

佛。 

  这个特点也有助于理解中国革命。就像他否定儒家，如果他底色是儒家，骂孔子又怎么样？

打碎孔家店又怎么样？对西方的祖师，对马列主义也可以不恭敬，跟苏修的斗争就一点也不让人

意外了。 

  你要让欧洲或者苏联人来讲，中国革命不该成功。唯物主义地分析，中国没什么无产阶级，

生产力水平又低，怎么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毛主席讲反作用，用禅宗来讲的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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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心的作用，强调心能转境、转经典。有了无产阶级意识才有无产阶级，才有无产阶级政党，

党里边很多人出身不是无产阶级，那么凭什么说他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因为他有这个意识。 

  禅宗跟儒家的关系正是所谓斩不断、理还乱。说没有嘛肯定不对，说确切有哪些联系又说不

清楚的。很多儒家学禅宗学得很多，像阳明学，按儒家理学正统来讲就是异端；反过来也有人说

禅宗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化的、儒家化的佛教。佛教在印度呆不下去就是因为佛教其实是真

正地、彻底地讲平等的，讲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佛陀的种性。 

  《南风窗》：为什么中国的土壤能接受佛教呢？ 

  丁耘：因为中国的土壤儒家已经耕过一遍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陈胜就说，帝王将相宁

有种乎?这和印度马上区别开来了，帝王将相在印度当然有种，就是刹帝利嘛。陈胜的话也合乎

儒家讲的，圣贤君子宁有种乎？帝王将相没有种，圣人也没有种。舜原来是种地的，是泥腿子，

但可以做圣人，那谁不能做圣人呢？ 

  我一直说中国的平等化有三个里程碑，一波接一波，首先是儒家，然后是佛教，最后是毛泽

东思想。 

    今天没有儒家 

  《南风窗》：既然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实践跟儒家有这样的联系，那为什么有些儒家会不

认同中国革命呢？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人，并不是今天所谓的儒家啊。我

记得你在文章中指出过，当前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就对近代革命的历史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儒家的立场仅仅是对反儒家立场的反弹吗? 

  丁耘：儒家作为一个历史群体，其传承早就断了。今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现代大学的产物，

都是“五四”之后，包括叫嚷否定“五四”、要接续大清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摧毁了原来的正统

儒家的阶级基础，即乡绅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这是儒家的身体，身体没有了，所以儒家成为

幽魂了。儒家可以是活生生的精神，也可以是幽魂。古为今用的当前主体可以吸收的，是儒家的

精神；要让它全面破瓦夺舍、占据自己身体的，那是把儒家当成附体的幽魂了。没有什么可以否

定当下的主体，主体即使再自我否定，也不是儒家的自然延续。认清这一点，反而有助于儒家的

复兴。 

  《南风窗》：这么说来，今日所谓儒家对革命历史的立场，就不仅仅是思想的问题。 

  丁耘：也是思想的问题，儒家没办法解释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这 100多年的

历史，他没办法解释，他是只能认为这是歧出，是走弯路了，现在回到正路了。就是这么一个简

单的幼儿园水平的解释方式，原来错了，现在对，现在上正轨了，民族复兴了，不讲阶级斗争了，

而且儒家也受重视了。 

  儒家早就断掉了，现在这些儒家都是忽然冒出来的。他们有对现实和对未来的主张，但最大

的问题就是他不能解释中国革命，不能解释世界革命，也不能解释整个现代。他们要的就是儒家

这个名，很多认识和思想方法都未必是儒家的，有些人是自觉的，有些人是不自觉的，在思想里

塞了很多自由派的东西，或者是极端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东西。 

  《南风窗》：当年“四小龙”比较火的时候，海外有一批人讲儒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

儒家嫁接在一起，那个时候国内的所谓的儒家们在干吗? 

  丁耘：那时候没有儒家，那时候港台有儒家，大陆只有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思想的。

现在大陆的儒家都尊重蒋庆，觉得蒋庆是开山的，他出来那会儿是在 1980 年代末，但关键就他

一个人。后来跟他的人就比较多了。 

  《南风窗》：你有文章评论过蒋庆的思想。我简单看过他的一些东西，发现他对一些概念的

使用跟别人不一样，比如他谈公民社会，但是他讲的公民社会跟别人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意思。像

这样的人，没法跟他聊天啊。 

  丁耘：对。蒋庆很多的底色是基督教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神学，他其实就是翻译过来，人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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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神学，他就翻译一下，讲政治儒学。他翻译过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的作品，柏克对他影

响很大。他的底子还是西学里的某些东西，包括基督教。 

  《南风窗》：其他的许多所谓儒家，也是把西方的那套东西搬过来，无非是要用儒学替代基

督教的位置，但思想体系还是西方那套。 

  丁耘：他们没看到中西的差异。一神教的宗教跟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原来起到公民宗教

作用的绝对不是儒家一家，三教合一嘛。儒家的道理，比如孝顺父母，忠君爱国，这些佛道两家

也讲，特别是佛家。精英可以学理学，他不用信因果报应，凭自己的良心办就行了，但是对于大

多数老百姓来说，用劝善书去讲因果报应，来调整民风。中国的宗教各有分工，结合在一起，合

力干一个事情。 

    儒家的未来 

  《南风窗》：未来的思想交汇中，儒家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丁耘：儒家传统和其他中国传统对这个革命和大国崛起都是有贡献的，但这种贡献很少通过

“儒家团体”落实。儒家传统超乎儒家团体发挥作用，这正是儒家传统最伟大的地方。而现在许

多自封的儒家基于狭隘的立场看不到这点，无法给予理性的解释。他们现在仍然重视立场和宣言

超过重视方法和解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马上可以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虽然打天下我们

没有出过什么力，现在到了治天下的时代就要用我们。他们甚至提出要立儒家为“国教”。 

  我跟一些儒家的朋友讲过，中国是民族国家，而“天下”是没有敌国的状态，我们还有敌国。

从全世界看，现在也不是汉代，更像战国。我跟他们讲，如果中国是世界老大了，也没联合国了，

中国就相当于联合国，管着全世界，我第一个赞成全面用儒家，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战国应该用

法家，不是用儒家。更不要说中国内部现在还有非常复杂的一面，这么复杂的民族关系，你怎么

能把儒家做“国教”呢？ 

  儒家真要立起来，说白了得能把古今中外全解释了。以前的儒家为什么牛？就是能历史、天

文、地理、人事、政治都给你解释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把古今中外都解释了。儒家现在真正要

立足还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儒家也必须经历一个类似“从空想到科学”的转折，这才是儒家当

前的头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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